
近几年国内对地下深部探测工程给予了较多注意，这是很必要的。因为我国地表1：25万比例尺的地质填图已经完成。地表地质与
地下情况是不同的，而矿产与地震均发生在深部，如何将地表地质情况与深部地质构造情况联结起来，这就是深部探测工程所要解决的主
要科学问题。

在中国，人们对地下深部探测工程的理解很不同。有的强调发现地心的密码（3000~6000 km深处），有的强调找500~2000 m深部
矿产，有的强调确定活动断裂产出与延深以解释地震发生的原因，有的强调发现地幔盖层断裂30~80 km深以寻找软流圈上涌通道，有的
强调研究地幔柱分布以发展大陆动力学等等。目标不同，技术思路不同，使用的探测技术方法和对探测数据解释也就不同。

深部探测工程与通常单科性的地质调查不同，是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大地测量，以及钻探工程等高度综合性的大系统工程，其
中打超深钻基准井以取得深部地质与地球物理参数，用以校证和辅助解释所取得的深部数据，更要有大的资金投入。前苏联在科拉半岛
元古代地层区打了一个12.2 km深的超深钻，用了10多年，成为世界绝唱。

早期地下深部探测是以地壳为勘察对象，探测深度限于30~40 km；现在，则进一步发展到以地壳与上地幔为研究对象，探测深度一般
在0~200 km，或660 km，即达到上下地幔的过渡带。

找深部金属矿产与研究深部地质构造不同，由于金属矿产规模较小和矿体形状复杂，结构性质变化又大，探测工作有很大特点。过去
我们是以埋深在500 m深度以浅的矿产为对象，现在技术经济条件允许将开采深度增加到1000~1500 m，一般性矿产埋藏过深目前是不
能利用的。要加大找矿深度，必需研发一套与地下深部探测完全不同的方法技术来探测。

我国地下深部探测开始于1959年，中国科学院曾融生先生带队在柴达木冷湖等地区开展地震测深方法试验，得到了上地幔顶部广角
地震反射数据。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后，国家地震局在唐山震区进行了深反射地震试验，探测地下10~20 km深的地壳结构，以研究地震
产生的构造背景，取得了很好的结果。

1978年法国政府正式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政府提出合作开展喜马拉雅地壳上地幔研究的要求，我国积极响应，1980—1982年开展
了合作研究，由地质部与中国科学院的地层古生物、构造、岩石、爆炸地震、大地电磁测深法，古地磁等领域的专业人员参与。在藏南完成
了3条总长1500 km的地震测深探测（主要是2条东西向大剖面）及8个大地电磁测深点，4个天然地震观测台站的观测。这是我国第一次
实施的综合性研究，取得了很好科学成果，引进了一些先进技术与研究方法，培养了一支深部探测队伍。先后在Nature等刊物上发表多篇
文章，引起国际地学界轰动；在此基础上1985—1995年我们又独立自主地开展了从亚东—格尔木—内蒙额济纳旗总长2450 km的综合
地学大断面测量与研究。其中补作了1390 km的地震测深观测及多点地热流测量。其成果得到国际组织高度评价，并作为样板资助出版
在世界推广。

为了进一步提高深部探测科学技术水平，1992年我国又与美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合作开展“喜马拉雅与青藏高原深剖面测量与研
究”（即 INDEPTH项目），以高分辨率的深反射地震法（美国最早于1977年开展深反射地震试验与全国应用，工作经验丰富）为主多学科多
方法的深部调查，研究藏南3个重大的科学问题，即1）沿雅鲁藏布江是当代最新最典型的大陆与大陆的碰撞带（即印度大陆与欧亚大陆碰
撞），碰撞后大陆之间地壳与上地幔发生了哪些现象？2）地球上最高最新的造山带——喜马拉雅山是怎么样形成的？检验已提出的多个
造山模型。3）地球上最新、最高、规模最大的青藏高原巨厚地壳厚度、结构是如何形成的？经过1992—1996年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结果，
先后在Nature、Science发表了7篇文章，引起国际关注，推动了国际上更广泛地开展青藏高原研究；1996年国际地质大会上，国际岩石圈
委员会主席K.Burke在主旨报告中提出，INDEPTH项目的合作模式是国际地学界联合攻关的可推广的模式。现在 INDEPTH项目已推进
到祁连山与阿拉善地块，这些老缝合带老地块地区结构与构造又有许多新的特点。

总结这3次工作的经验，中国的深部探测工作已有很好的工作基础。中国的科技人员完全可以在中国这块拼合的大陆上演一出好
戏。中国在深部探测领域中最大的短板是软实力较弱，特别是研究思想不开阔，研究目标不集中，学科思维单一，个人单兵操作，群体讨论
很少，习惯于验证外国人提出的模式，加之许多数据不能共享，严重束缚了国人创新发展，与当前已进入大地
球科学的形势很不适应，使我们的深部探测总是无法上升到更高层次，从而解决中国地学问题，为地球科学
的新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最近几年，国内又开展了全国性的深部探测，将会遇到很多新问题，如老构造地层
区、老的岩浆岩分布区、老的裂谷带等等方面，这更需要我们理出一条新思路，机会在等待我们，希望我们能
取得更辉煌的科学成果。

开展深部探测工程要发挥群体性优势

（中国地质科学院，北京 100037）

赵文津，北京人，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曾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等职,现
任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大陆动力学委员会主任、勘探地球物理委员会顾问组组长等职。

主要从事矿产勘查和深部地球物理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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